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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功

当年的高考政策和现在不一样，是
先报志愿再考试，这使考生在报考大学
的选择上受到很大限制。艺术生就相
对有一些优势，因为他们是要先后经过
两次考试的，先是专业课考试，再是文
化课考试。那时，专业课考试全是校
考，即想要报考哪所学校，必须到那所
学校里去参加专业课考试。理论上，如
果时间不冲突，考生可以到任何学校去
考专业课。这样，专业课的考试通过率
就会增加很多。一个考生拿到多所高
校的艺考专业合格证是很正常的事，这
样选择心仪大学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因为，每所学校的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录
取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然而，艺考生的这种升学优势却是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为去不同的
学校考试要花费不少钱财。但是，为了
大学梦和艺术梦，每到专业考试季，就
有携带着乐器或画具的考生大军，浩浩
荡荡奔赴在赶考路上，在陌生的城市
里，挤火车、找旅店、看考场，成为一道
别致的风景。

我就是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生，但我
却没有加入过这样的赶考大军。那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家里的经济
条件比较差，学美术本来就花不少钱，
再东奔西走去各个城市考试，一是经
济压力太大，二是自己也没有针对其
他学校的专业科目做准备，感觉无的
放矢意义不大。于是，我就只考了本地
的大学。

我已经是第二次考大学了。对于
专业课考试，我并不太担心，头一年就
败在文化课上。其实说“败”也不确切，
因为我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只不过是

“委培”专科，每年要交 6000 元的学
费。其实，就是这种结果，很多人也求
之不得。我之所以放弃，经济承受能力
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年 6000 元，在那
个年代，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除非东
挪西借，否则根本承担不起。另外，我
也相信自己完全能够考上不用交“高
价”的大学，只不过是再多花费些时间
学习而已。与天然赐予的时间相比，
钱，才是让人难以逾越的难关。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第二年，由
于对专业课有了些底气，我的大部分精
力都用在文化课上了，也感觉到了实实
在在的进步。

专业考试轻车熟路，与上一年取得
的成绩差不多，处在上游位置。我心里
清楚，以这种专业成绩，文化课只要过
线，就能够被录取。

文化课考试是参加全国统一高
考。整个考试我感觉发挥得还不错。
考完之后，我预估我的成绩在我们县所
有的美术考生中，应该是最好的，因为
在一个县城里，学美术的大都认识，情
况也都相互了解。话虽这样说，我却没
有必胜的把握。那时上大学是一件很
神圣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学，对
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来说，只
要考上，就等于改变了命运，这种好事，
怎么会轻易来到自己身上呢？

成绩出来了，331分。确实在全县

学美术的考生里，我的分数最高。但随
后分数线也出来了，335分。

没戏了。但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
望分数线降低。按照往年的情况，降分
也是经常发生的事。

于是，那些天，我常常和同学一起
去县教育局看消息。

消息一般都张贴在教育局办公室
外墙上的一个布告栏里。去的次数越
多，我心里的希望就越小。这期间，我
还去了一趟高中学校的教务主任家，他
也没什么消息，只是问我明年还会不会
再考，还说我去年就应该“走”。

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希望也一天天
变得渺茫起来，时间已经到了需要计划
到哪里复读的时候了。我就和同学一
起去我们读的高中学校咨询继续复读
的事。

当时，还在暑假期间，校园里人不
多。我们骑着自行车转悠到教务处门
口，教务主任正好出来，抬头看见了我
们，就冲我喊道：“你的录取通知书来
了，本科！”

刚听到的那一瞬间，我好像并没有
太激动的反应。教务主任返回办公室，
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递给我，连
说不错，这一年功夫没白费。

其实，这纸录取通知书给我带来的
激动，是逐渐显现出来的。下午的时
候，我给最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他是
前一年已经考上了的。他立即邀我到
他家喝酒，晚上睡觉也是在他家睡的。
我们在一张床上，我竟然翻来覆去地怎
么也睡不着了。朋友觉察到了，就说，

激动吧？正常，改变命运了！
那一夜我一直辗转到天明也毫无

睡意。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我来
说，这么激动的事，却再也没有发生
过。

如今再回忆起那在岁月长河中镌
刻下深深痕迹的高考，往昔的记忆与
时代的变迁相交织，不禁让人感慨万
千。

当年，高考先报志愿再进行考试的
规则，让人只能在成绩未明的情况下盲
目预估、艰难抉择。艺术生虽有两次考
试的缓冲，可不菲的花费又把很多人挡
在更多的校考选择之外。

随着社会的进步，高考制度也在变
革中焕发新颜。先考试后报志愿和平
行志愿规则让高考志愿填报这一关键
环节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有序，有力
保障了考生的切身利益与教育公平
的深入推进。而艺考统考的推行，免
去了考生为参加多所院校校考而四
处奔波的劳累，减少了考生在时间、
精力和经济上的巨大消耗，极大地便
捷了艺术考生的求学之路。即便有
些专业艺术院校和一些院校的特殊
专业仍保留校考，可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经济压力已不再是大多数考生
前进路上的障碍。

那纸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宛如岁月
深处的一束光，虽姗姗来迟，却照亮了
我曾经暗淡的天空。它不仅见证过我
的奋斗与成长，也铭刻着那个时代的深
刻印记。

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 阴元昆

聊城古城东北角的湖面上，飞架着
一座拱形大桥，它的名字叫东升桥。东
升桥东边路北的湖畔，芳草萋萋，绿树
成荫。闲暇之时，我经常在这里驻足徘
徊，试图找到六十多年前那座幼儿园留
下的点滴痕迹。

1961年，我4岁，弟弟还不到1岁。
当时，父亲在位于古城南门里的工业局
工作，母亲在城东徒骇河岸边的农药厂
上班，这两个单位相隔10多里。为此，
我家在农药厂南边的王宅村租了一间
房子，因无人照看，就把我送进了东升
桥幼儿园，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周。

东升桥幼儿园，是当时聊城条件较
好的幼儿园。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东
升桥就是拱形的，只是桥面凹下去许
多。过桥后几十米，路北有个院门，这
里就是幼儿园。幼儿园有两排房子，我
住在后边那排房子里。房子里有许多
带栏杆的小床，我睡在其中一张松软的
小床上。

那时候，父亲工作很忙，母亲还要

照看弟弟，就让单位的同事接送我上幼
儿园。然而，我却愿意留在父母身边，
不愿意去环境陌生的幼儿园。送我的
叔叔用自行车驮着我，过了运河桥，远
远地看见幼儿园，我就从车上跳下来，
抓住车子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去，叔
叔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留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的日子里，虽然有阿姨的
照顾和小朋友的陪伴，但是我仍感到孤
独而漫长。有一天，天上下大雨，我站
在门前望着外边。天上雷声隆隆，好像
火车在轰鸣；水柱落在水洼里，溅起一
个又一个水泡。“下雨啦，打泡啦，小朋
友出门戴帽啦！”这首儿歌，就是在这个
时候学会的。

在幼儿园里，我还看到了一些奇怪
的事情。那年夏天，天很热。一天中
午，我在小床上睡不着，看见一个阿姨
坐在小板凳上，一个小朋友站在那里给
她扇扇子。还有一天，我和小朋友正在
院子里玩，忽然听见西边有小朋友哭，
一看，有两个阿姨架着一个小朋友，小
朋友的裤子上都是粪便。原来，他上厕
所的时候，掉到茅坑里了。

每到周末，叔叔都接我回去，
这时候我心里可高兴啦。有一次，
我坐在自行车上，忽然刮来一阵
风，把我的太阳帽刮到运河西边路
北的沟里。由于沟里的水太深，芦
苇交错，太阳帽没捞上来，非常可
惜。

星期天的时候，我会到母亲上
班的农药厂去玩。农药厂紧挨着
徒骇河大堤，大堤土坡上长着一棵
开着黄花的蒲公英，我觉得漂亮极
了。有一天在厂里，一只芦花大公
鸡追着啄我，吓得我到处躲藏。还
有一天，沙尘暴来了，母亲领着我
往王宅村家里跑。在家里，母亲拿
出我从幼儿园带回来的一个饼干
盒子，把手伸进去，摸出来一块饼
干。我很想吃，母亲说：“就一块
了，给弟弟吃吧。”

往事如烟。如今，我守在母亲
的病床前，回忆着小时候的甜蜜故
事，眼里泛起泪花。东升桥幼儿
园，永远留在我温柔浪漫的梦乡
里。 （图片由作者提供）

忆东升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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